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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與力
——木刻語言管窺 

鍾長靑

我們所說的力，是指物理的力和心理的力在藝術作品中對於 

審美主體的復合感覺。要說明線與力之間的種種聯繫'就應該對 

線條的功能有一個明確的槪念。線條在藝術作品中的功能'可以 

歸納爲下列三個方面：（一）連接各物象形體'使那些支離破碎 

的物像富於整體感，這類線條，可以稱之爲外輪廓線；（二）分 

割面積，使面與面之間分切明顯，呈現出主結構脈絡，這類線條' 

可以稱之爲內結構法。（三）另有一些線條’本身不一定具有客 

觀實在的造型意義'但對於整體結構又是必不可少的節奏聯繫' 

這類線條，暫且稱之爲"形式線”。

如其它畫種一樣，在木刻版畫中'這幾種線條又不是截然分 

割的，往往是交織並用。總的說來，線條又分明顯和含蓄兩種表 

現形式。就力度而言，又可分爲.:（―）線條自身的力（明顯）。 

（二）借助色塊的力（含蓄）。就線的分類講'又有直線的力 

和曲線的力'下面，試將幾種形式分别加以比較。

線條自身的力：嚴格說，線條本身是不存在於自然界物象之 

上的，我們今天所見的線條'就歷史範疇而言-是人類幼年時期 

—原始民族創造的；就人生程序而言'是幼兒信手塗鴉之作° 

從這個角度說'它帶有更多的主觀意識'具有相對的抽象性。所 

以，線條作爲藝術表現形式'一經脫離對自然的模仿，便使自己 

獨立於具體物象之外，在情感和運動形式中'不斷地完善、升華' 

表現出千變萬化的意趣、節奏。如我國商代的靑銅饕食'作爲 

原始祭祀禮儀的符號標記，它是神秘、恐怖的象徵。顯示出一種 

不可摧毁的"歷史必然之力”。然而這怪異、凶殘的象徵由於雄 

渾，古拙的粗線鑄造刻飾，使之呈現出一種“獰歷之美”。傳統 

版畫中五代捺印的《千佛圖》中的佛象'全是"白描”勾畫而成' 

但就其綫條粗細，滯物及刻刀造成的金石之味'旣洒暢又厚拙。 

滲透出一般樸實，自然的"力之美”。德國版畫家魏納•申科的 

兩幅木刻《共同過新生活》《春天來到農庄》都是以綫造型。綫 

條粗細兼幷，錯落有致'變化豐富而又自然。看他的木刻'很容 

易使我們聯想到中國的書畫行筆'然而這刻刀雕鑿的强勁之力' 

又遠非筆力所致。此是綫條自身的力。

借助色塊的力 綫條自身的力獨立於色塊之外，但它仍舊起 

着槪括形體，分割畫面的作用。綫條依附於色塊時'在作品中同 

樣有上述功能。所不同的是'它自身的形象更爲含蓄。但不管它 

處在大片的灰調之中，還是槪括於純正的黑塊'同樣給人感覺到 

綫的力量。特别是在全黑的畫面中，呈現出更爲强烈的形象•只 

不過已經純粹表現爲刀痕的“陰綫”罷了。以珂勒惠支的木刻 

《自畫像》裏，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力的表現：左邊槪括側面輸廓的 

綫，已經融合到剪影似的黑塊之中，但綫的感覺仍然是明顯的。 

右邊勾畫頭部特别是背部的綫'則完全是以木就刀的純白綫條。 

這“陰線”在大面積的黑塊之中"一方面槪括輪廓，一方面又顯 

示出綫條自身的力量。木味，刀味，力度全集於一綫之中。再如 

彼西拉姆的木刻連環畫《八月二十三日》'畫面首先給人感覺到 

的是那一堵黑色的高牆•然後再是高牆下的囚犯。槪括高牆的那 

條綫附於黑塊之上'憑借大面積的黑色'向人們逞示那强大的禁 

固之力。

應當指出.的是，在大多數的作品中'兩種不同綫條的力總是 

相互交替，相互滲透的。如麥綏萊勒的木刻《葡萄》'畫中人物 

的眉，眼，右乳房以及部份葡萄是獨立於色塊之外的綫條，頭髮， 

左邊的手臂又融綫、色一體。特别耐人尋味的是左臂內側'用 

了一條粗黑綫，外側衣部份是黑塊，兩者之間又以極肯定的刀法 

刻劃出一條强有力的亮綫。這種以綫' 色的相互幷置'交錯的表 

現方法，不獨在麥綏萊勒的作品中見長，其他很多國內外作品中 

都可以找到例証。

直綫的力與曲綫的力要探討這個問題，是頗有些"風險" 

的。因爲人們長期以來已經形成一個固有的槪念:直綫剛勁有力> 

曲綫優美動人。現在要在曲綫中去發掘本屬於直綫中的力-似乎 

總有些鑽“牛角尖”之嫌。英國版畫家W -賀加斯認爲■"蛇” 

形綫是最美的綫（顯然與“力”無關）。美學家博克則更爲明確 

地指出："美必須避開直綫，然而又必須緩慢地偏離直綫 > 而偉 

大的棄西在許多情况下喜歡採用直綫。而當它偏離直綫時也往往 

作强烈的偏離”。博克在這裏所說的美'當然是指動人的優美'

"偉大的東西”則只能通過直綫來表達其崇高'雄渾之力。但事 

物總不會是絕對的，唐張旭的狂革，遒勁，奔放的綫憑借自身的 

曲直運動及空間構造"變動猶鬼神”"迅疾駭人”可謂力透紙背 

r >却是受"來如雷霆收震怒-墨如江海凝靑光”的公孩大娘舞 

劍的啟示。可見這優美的劍術中仍包含着剛陽之力。直綫富于力 

度，這是不容置疑的。古埃及的金字塔，就是簡練的直綫造型■ 

其力量是永恒的。但這並不等於說曲綫就沒有力。西方現代建築 

大多是直綫造型，假如要和中世紀俄羅斯古典建築相比 > 就壯觀 

多了。但如果把兩者都省去細部而僅留下主脉絡綫及外輪廓綫' 

就可以發現，以曲綫著稱的古典建築的力並不亞於現代化直綫建 

築的力。相反，倒覺得直綫失之單薄。這至少給我們以啟示-曲 

綫，特别是孤形綫蘊藏着不可輕視的力量。再看看我國漢代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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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及石雕，就可以進一步証實這個結論。

漢畫《收獲》裏的兩個獵雁者，均爲曲綫造型，尤其是左邊 

一個，姿態夸張爲葡蔔狀，畫面中的那張弓，几乎被拉成滿弧， 

簡練的幾條曲綫，表現出很强的節奏感。加之綫條的粗細强弱， 

刀法的陰陽銳鈍，都配合得非常巧妙，畫面上並沒有出現箭，却 

給人以千均一發之感。這强勁的張力或許應該歸於這張弓？霍去 

病墓的石雕《臥牛》，造型極其整體，渾厚。自由流暢的綫條之 

中似凝聚着一般內在的巨大的張力，仿佛感覺這石牛隨時都可以 

一躍而起。是什麼因素賦予這頑石以千古不衰的藝術魅力？試想 

這石塊槪括於刀切斧斷的直綫之下又如何呢？

珂勒惠支的木刻《母親們》是一幅反映戰爭題材的作品。畫 

面以幾條大弧綫槪括母親羣像，母親們爲佑護孩子，相互間擠壓 

着，收縮着，似乎被外輪廓綫壓得喘不過氣來。然而透過這壓抑 

造成的緊張感，我們又仿佛感到這團塊的整體之中潛伏着一種騷 

動不安的精神力量。一股內在的，不可抗拒的巨大張力似乎隨時 

都會突破這囚固着他們的外在壓力，暴發出一股勢不可擋的，摧 

枯拉朽之力。

黃永玉的木刻《春潮》，首先給人强烈印象的是那條橫貫整 

個畫面的“ S”形鯨魚。“ S”形的槪念是優美，流暢。但作者 

却讓這騰空而起的，富於曲綫美的巨鯨充滿驚人的力量。它掀起 

汹湧波濤，它時時可以擊碎那浪峯上的一葉小舟，面對這翻江攪 

海的“S”形鯨魚，你能說曲綫無力？

當然我們在談曲線的力時，並不排斥直線的力。麥綏萊勒的 

作品中，就存在着大量的直線。卑克拉索夫的組畫《過去的日子》 

也成功地運用了直線。直線運用襌當，同樣爲作品增色。黑格 

爾在稱讚曲線美的同時，也欣賞直線美。他認爲：“畫得筆直的 

線……由於他們堅持某一定性，始終一致，而使人感到滿足。” 

但値鶴一提的是，中外版畫家在運用直線時，總是設法改變直線 

在畫面中的單一性、純粹性。或使之豐富，或使之對抗。這是因 

爲，直線在顯示其鋒芒時，往往也容易失之單薄。這在版畫中是 

不乏苯例的。弗萊雪爾（德）的《天車》就是一例。喬治•桑塔 

耶納認爲，直線是眼睛不太容易掌握的形式，“它的效果是被迫 

接受的，這使得任何一條長直線都給人枯燥之感，爲了避免這種 

性質,巧妙的希臘人使用圓柱的'曲線和柱頂的線盤，浪費的鑿族 

則使用豐富多彩的花紋和裝飾。”這就是我們爲什麼要在畫面中 

破壞直線過份外露的原因。

應當强調的是，在版 

畫作品中，對力的理解不 

可太狹隘，不排斥直線的 

力，更要重視曲線的力， 

直線的力顯得外露、明顯， 

曲線的力內向、含蓄。 

何況在具體畫面中，直線 

和曲線總是交替並用。就 

力的表現看，又是多方面 

的，線條有粗有細，色塊 

有强有弱，剛勁»笨拙是 

力，稚巧、柔美也是力； 

鮮明是力，含蓄也是力， 

不可厚此薄彼，執一而排 

它。致于藝術追求中的偏 

愛，那又另當别論。

版畫作品最終在觀賞 

者心目中能引起“力”的 

美感，說到底還是一個審 

美感覺問題。木刻版畫的 

力感，如前所說，是與以木就刀的硬質材料分不開的。但這並不 

是說以刀向木就都具備“力之美”。從這個意義上說，線條的力 

感在人們的審美感受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木刻版畫是以少勝 

多的藝術，那麼線的凝煉便是關鍵。而線與形，線與色又往往是 

被聯繫在一起的，因此，要求得線的凝煉，形的槪括（整體感）

就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基礎。

形的槪括與力的感受到底有多少聯繫呢？我們不妨設想這樣 

一個情景：如果你面臨一塊外形飽滿，（輪廓線）超過人體幾十 

倍的頑石，你會覺得它是實實在在的，具有一種超人的力感。假 

使這石塊被碎爲若干小塊，那麼無論你怎樣堆砌起來，也不會再感 

到那實實在在的力量了。 

這是說整體的力感。同樣 

道理，作爲古埃及王權象 

徵的金字塔，它的構造僅 

僅是一個簡單的三角形， 

但正是這被槪括得近乎抽 

象的幾何形，使其獲得一 

種永恆的，威懾人心的力 

量。這是說槪括的力感。 

由此可見，愈是整體， 

愈是槪括的形，愈具備力 

量感。基於這個道理，人 

們在塑造平面藝術的可視 

形象時，都不同程度地加 

以槪括、提煉，使之富於 

整體感。

但力的構成僅僅有形 

的槪括是不夠的。這是因 

爲，槪括並不等於運動（槪 

括中有運動因素）而藝術 

作品中的力感則有賴於線 

的運動。力的產生往往是 

線的運動和形的槪括的高 

度統…。藝術作品中“線 

條不只是訴諸於感覺，不 

只是對比較固定的客觀事物白牛直觀再現，而且常常可以象徵着、 

代表着主觀情感的運動形式”'最終給人以力感。

藝術作品中線構成力的感覺並非主觀臆造。而是來源於客觀 

事物的物質運動形式。如羣山、大海、狂風下的樹叢等。正是基 

於這種運動形式，人們才得以升華到情感的啓迪：不同的線條運 

動能在不同程度上給人以不同的感覺和情緖:水平線給人以廣袤、 

深遠之感；竪線給人以莊嚴肅穆之感；上升線表示歡愉，下降 

線表示憂郁等。而線條的往返、曲折、粗細、疏密又不同程度給 

人以力感和動感。小林重順在談到力感心理時認爲，各種線條的 

組合，都在不同程度造成緊張感，是一種向內心聚集的力感。同 

時，向內聚集的力又會向外運動“這種向內的緊縮力和向外的引 

誘力共同產生了心理上的力塲，這個力塲也叫心理上的力感。” 

以這個觀黙來解釋我們前面擧到的一些例子，如漢霍去病墓的石 

雕《臥牛》及珂勒惠支的木刻《母親們》就很能說明問題了。兩 

者都是以內收的線條給人以緊縮感，前者流暢，後者滯抑。這種 

內聚的力又向外運動，最終給人以强勁的張力感覺。

在談到力感因素時，我們特别要强調線條自身構成的力感。 

木刻版畫線條自身的力，如前所說，它可以槪括形體，但卻獨立 

於色塊之外（輪廓線），又可以獨立於具體物象之外而獨立存在 

（形式線），這又使我們情不自禁地要回顧到傳統的書法藝術。 

書法藝術被稱之爲線畫藝術的靈魂，是因爲它在線條的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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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能體現人們的種種主觀感情，揭示人們內心深層的情緖節 

奏。書法的線條能喚起人們這種感情，同樣是由於自然界物質運 

動形式和人的心理機能，審美感受的一致性。比如書法中的“、” 

稱爲“高峯墜石”，“一”如“勁弩筋節”等等。正是由於這種 

線條運動和人類情感的溝通，盡管人們后來不可能指出某一筆某 

一劃的具體象徵意義，但變幻無窮的線條運動所產生的力量美， 

就很能被人們接受了。同理，木刻版畫中的線條，尤其是那些不 

再受具體物象局限而存在的線條，由於經過高度的槪括和提煉， 

已經具備一定的抽象意義。盡管不再酷似某一物象的具體特徵， 

但作爲畫面中必不可少的節奏、韵律聯繫，同樣能給人以情感啓 

示。如深澤索一（日）的木刻《詩人散步》。作品被誇張變形後 

的樹，有如中國畫的寫意用筆，飽滿而蒼勁。從這些大刀闊斧鑿 

成的象徵性極强的塊狀線中，你可能道不出每條線的具體意義， 

但你可以凭借這些似是而非的線條中感受到“力”的滲透，感受 

到節奏、韵律的美；你甚至可以透過這些的深層意蘊，窺見詩人 

胸中浮想聯翩的激蕩情緖。平塚運一的木刻《大石佛》與《詩人 

散步》有類似之處，所不同的是，線條棱角更爲分明，畫面中除 

隔線外，還兼以陰線造型，但整個感覺仍然是線條顯示出來的力 

量美。

力的表現及感受是多方面的，並非都是咄咄逼人的“力”， 

線的情感啓迪也並非都源於粗擴。黃永玉的木刻“春潮”中，那 

拋向巨鯨的鐵錨所牽引的細線，宛如游絲一般，重重叠叠，環繞 

不盡。但人們最終感受到的，還是一種“力之美”。江枚的木刻 

《松雀》，是一幅獨具風格的木刻小品。整個畫面以陰線爲主， 

又間有陽線造型。特别耐人尋味的是松針的處理，線條運用極爲 

流暢而又富於變化、疏密、聚散頗具匠心。透過這些栩栩如生的 

線條，你會感受到一種淸新，雋永的“力之美”。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木刻版畫中的線條， 

特别是那些獨立於色塊之外的線條，並非僅只是凭借物象的表 

現給人的“力感”，而是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流動轉折，凭借往 

返、重複、交替的運動形式“表現和表達出種種形體姿態，情感 

意興和氣勢力量”同樣可以使人們透過線條運動的外在形式，探 

索其深層的內在意蘊，從而獲得藝術上的美感。

（上接8頁）

又不套用“陳式”，也不墮於“習慣”，讓古人的、别人的和自 

己的經驗形成一種潛在力，服務於新的靈感、新的構思。煉詞造 

句，嘔心瀝血，所追求的是獨到的見解，所展現的是獨特的個性, 

所能立於畫壇的是嶄新面貌的作品。

與造型觀一樣，先生尋得了關於技法運用“獨善”的立足 

黙，亦取得了極大的自由，所以，他不屆於迎合時尙，也未有一 

時的自滿。皺擦黙染，運用自如，變通無窮，目不暇接。縱使 

“筆不筆、墨不墨、自有我在。”。

其四，是畫面構成的“響難爲係”：

“ S ”者響應係”者連繫。陳子莊先生構圖的章法，並 

不受高、平、遠“三深”法的限制，也不是按“構圖學”和“山 

水訣”來結構畫面的，而是取決定對大自然構成美的發現或啓示 

命筆。“一張畫就是一台戲”，他以極自由的空間意識，上下左 

右展開構圖，並不留下許多大塊空白，以利於對生活感受所得到 

最大限度的展示在畫面上。但是，所摘取的構圖形象却往往是單 

純的。所以，變化莫測，平中見奇，淸新醒目和簡潔自然是陳子 

莊先生山水畫在構圖上的顯著特黙。

拜讀先生的作品，感到風動骨立，不磨磨幽蹭，未加任何 

“做工”，似乎完成一幅畫，並不費用許多時間。但仔細琢磨， 

畫面構成之完美，又非不經過嚴密構思所能達到的。”順手拈來 

是功夫”，先生用心良苦而未述諸於形迹，在那些精到處：視野 

的“廣角”而不失耄心穩定；天際間幾筆情緻誘人的遠山；爍目 

於全面的白色農舍……不禁摧人拍案叫絕！

生活的不平,摧殘先生貧至死，正當他的藝術剛放異彩， 

這顆巨星便隕落了，終於未登上他本應登上的藝術高峯！我蜀中 

一大批有志有識之中靑畫家，對陳子莊先生其人其畫十分敬重， 

並深謝先生直接或間接的敎誨。陳子莊的藝術，在他們心靈中播 

下的種子，定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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